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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几年前，面对浮躁现实，我确曾备觉荒诞；那时，假话甚多，假事甚多，假面目甚多，荒唐的逻辑
、荒唐的理论也多，自感难以再用现实主义反映，于是只有荒诞。
《尾巴》是荒诞的，也是浮躁的。
间接证明，我自己当时同样是浮躁的。
    小说以作者梁晓声为主人公，在其长出尾巴之后，发现人类发生了剧变——大部分曾经说过谎话的
人都长出了不同的动物尾巴。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看似很不现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中的疯狂，看到了存在于我们人类的
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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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粱晓声，生于1949年，山东荣城人。
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
其代表作品有《雪城》、《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浮城》、《年轮》、《父
亲》、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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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列位看家！
不不，尊敬的可尊可敬的列位读者，我摊上事儿了！
我的意思是——我遇到麻烦了！
我出了问题了！
很大的麻烦呀列位！
很严峻的问题呀列位！
十分的⋯⋯怎么说呢，真是羞于说出口呀！
十分的⋯⋯十分的⋯⋯那个！
它使我非常的⋯⋯非常的恼羞⋯⋯但是又没法儿成怒。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向谁去怒。
倘非要怒，那么也只有怒我自己了！
而我当然是不愿怒我自己的。
我已经很无辜很委屈了嘛！
我乃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呀！
　　如果一个人，人缘儿挺好的一个人，日子过得挺顺心的一个人，某一天无意之中发现，发现自己
⋯⋯可能正长出着尾巴，不不，不是他妈的可能不可能，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它，我指
的当然是尾巴，从我骶骨那儿长出着的尾巴，已经六寸多长了，那么他，也就是我，究竟该拿自己怎
么办呢？
又该拿我的尾巴怎么办呢？
　　列位，请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吧——如果你们是稍有同情之心的。
难道你们竟一点儿也不同情于我么？
我的尾巴它还在继续长啊！
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不停地在长着啊！
不屈不挠而又“发育良好”地在长着！
长速比豆芽儿慢点儿，比一个婴孩儿的成长却快得多！
⋯⋯　　列位你们说我可怎么办啊！
　　但是我又跟你们扯他妈的什么同情不同情的干嘛呢！
其实我内心里根本就不指望列位同情于我。
甭说“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半点儿”都不指望！
现而今，啊，珠宝和钻石早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之物了，从商店的柜台里，到一切形式的广告中，到女
人们的脖子上，手指上，腕上，耳垂儿上，以及“大款”们的皮带卡子和衣扣上，比比皆是比比皆是
了。
足镯的广告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说，不久珠宝和钻石将成为女人脚踝上的玩艺儿了。
而同情心却变得相当稀罕了！
我怎么会傻兮兮地指望列位将相当稀罕的东西给予我呢！
何况我怀疑列位自身并没有！
　　甚而至于，我想象得到。
列位会因为我的倒天下之大霉，幸灾乐祸，无比快慰那！
咱们中国人的这一德性，我是深深领教过的。
我认为列位是完全有权利因了我的不幸而快慰而幸灾乐祸的。
我极其尊重列位这一权利。
我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追求，卑下地请求列位在快慰和幸灾乐祸的同时，表现出少许的耐心和善心，
听听一个可怜之人诚实无欺的倾述吧！
这起码能营造点子地道的虚假温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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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说了，从我的倾述中，你们将肯定获得更大的快感更进一步的幸灾乐祸！
既满足了我的倾述愿望，你们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损失，不算吃亏。
列位，何乐而不为？
　　请发慈悲！
请多关照！
　　我这厢四面八方地向列位作揖了！
　　什么？
——又不是癌，装的什么可怜样儿？
　　列位啊列位啊！
我的至亲至爱的同胞们呀！
果而是癌，我倒兴许泰然处之了。
尾巴能和癌相提并论的么？
生癌的人可笑么？
滑稽么？
值得自己感到羞耻么？
不会的呀！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还没冷酷无情到此种地步哇！
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不幸之上又加不幸地居然还是作家，他的尾巴就无疑地会使他变得可笑变得
滑稽了！
就会使他自己感到非常之羞耻了！
古今中外，长尾巴的作家，“史无前例”啊！
尾巴是没法儿掖没法儿藏的呀！
早几年，一个“毛孩儿”都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人人知道。
一个长尾巴的作家，还不被“老记”们“炒”焦了“炒”糊了呀！
何况，我梁晓声，又一向自诩为是什么“平民作家”，情愿不情愿地被包装成什么中国的“巴尔扎克
”，张口闭口“忧患”啊，“责任感”啊，“社会良知”啊，“我的国”啊！
同行们早就冷眼瞧着我在假酸捏醋地向公众作秀了！
早就对我那一套套大言不惭的表白运满一肚子气了！
即使“老记”们肯开恩放我一马，同行们的口舌和笔，那也是绝不会允许我消消停停地长着尾巴的！
怎么别的作家都没长出尾巴，偏偏你作家梁晓声长出了尾巴！
给个说法吧您哪！
解释解释吧您哪！
我能给个什么说法？
我又能怎么解释？
　　“返祖现象”？
没什么可惊可怕的？
　　不，不，列位，我的尾巴可不是什么“返祖现象”。
和“返祖现象”丝毫关系都没有！
　　动外科手术割了去？
烦恼从此根除？
　　如果动外科手术能解决问题就好了！
　　不可以动手术割了去动手术割了去还会长出来反而会长得更快啊！
　　列位，还是听我细说端详吧！
　　那一日，上午我进行了两千多字的小说创作，中午正想躺下睡一小觉，忽听有人敲门。
很轻。
很文明的敲法儿。
　　我起身开了门，见是一男一女两位民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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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和我年纪差不多，一张严肃又正直的脸。
女的二十多岁，长得挺秀气。
　　我不认识他们。
　　男民警问：“梁晓声家？
”　　我说：“对对，正是寒舍。
”　　女民警问：“您就是？
”　　我说：“对对，正是敝人。
”　　男民警又问：“可以进屋谈一会儿吗？
”　　我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心中不免疑惑，这么两位陌生的民警同志来访，可能意
味着些什么呢？
头脑中迅速地将自己近几个月乃至近几年的言行反省了一番，自忖没做违法犯科的事，忐忑稍定。
　　时值三月下旬，春寒料峭季节。
暖气已停，室内冷阴阴的。
但他们进了屋后，我却顿觉燥热起来。
显然的，室温至少升高了六七度。
　　我恭请他们坐下，燥热得不行，赶紧地踅入小屋去，脱了毛衣，只着一件衬衫。
　　当我又出现于他们面前，那脸儿秀气的女警便瞟着我，意味深长地一笑。
而那男警，则倒剪双手，俯看我铺陈在桌上的文稿，一只手中的大黑壳夹子，轻拍着后背。
　　我态度极其温良地问：“两位有何公干？
”　　那男警缓缓转身望我，目光甚是威严，而且含有蔑视的厌恶的成分。
　　他反宾为主地说：“你先坐下。
先坐下。
”　　于是我坐在一只矮凳上。
只能坐在一只矮凳上。
因为那女警已经坐在一只沙发上了，而那男警话一说完，就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另一只沙发。
我家当然不仅两只沙发，还有第三只沙发可坐。
但如果我去坐那第三只沙发，便就坐在一男一女两位民警之间了。
那会使我身上感到更燥热的。
同时会感到不自在。
　　那男警目光咄咄地瞪着我，将夹子递给女警，语气相当郑重地说：“开始吧。
”　　于是那女警翻开了夹子，从夹壳上取下笔，也将目光盯在我脸上。
　　我顿觉脸上呼地一热。
不是被一个女人那么盯着的结果。
再腼腆的一个男人，仅仅被一个女人那么盯着看，脸上也不至于热到我当时那种程度。
完全两码子事儿。
两种热法儿。
再说我又没赤身裸体。
现而今，女人被男人死死地盯牢了脸看，都不大至于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一个男人只不过被一个年轻的女人盯着脸看，有什么可害羞的呢？
不，我脸上所感到的热，跟好意思不好意思无关。
跟害羞不害羞无关。
那仿佛是被热吹风器直接对准脸上吹的一种热法儿。
男警目光咄咄地瞪着我时，我脸上已感到那一种受不大了的热了。
又被女警的目光盯在脸上，顿觉脸上加倍的热。
热得脸皮立刻就要结起一层痂似的。
　　女警说：“你可以坐远点儿。
否则一会儿你的脸就会被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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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尽量体恤你，不久望着你。
”　　于是我将矮凳挪得远远的。
重新坐下，心中疑团百种。
既不明白那女警的话，更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使我家温度升高，怎么会使我身上燥热脸上也火烤似的难
耐？
　　男警这时掏出了一副墨镜戴上，问我：“脸上发烧是不是？
”　　我说：“是的是的”。
——他戴上墨镜后，虽仍望着我，我脸上所感到的热度却分明地减轻了。
　　“职业？
”　　“作家。
”　　“作家？
具体点儿。
究竟属于哪一行业？
”　　我想他可真怪。
怎么连作家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明知故问？
犯不着的嘛！
于是我谦虚相告，作家的专职一般是写小说⋯⋯　　“小说？
小说是什么？
”　　我一愣。
　　女警说：“你别愣。
他问你，你就要回答。
装愣不回答是不行的。
”　　男警也说：“对。
装愣不回答是不行的。
”——他说着，似乎要从脸上取下眼镜。
　　我一时有些发慌，赶紧说：“别取下您的墨镜别取下您的墨镜！
我立刻回答还不行嘛！
小说啊，这个小说么，就是些个像我这样的，被称为作家的男女，编了些故事，写成书，喏，就是这
样的东西⋯⋯”——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给他们看。
　　我想，既然对方装傻，我也就索性陪着装傻呗。
　　“这个就叫书？
”　　“对对，这个就叫书。
”　　“都是你这样不务正业的男女编的？
”　　“对对，十之五六，是我这样的不务正业的些个男女编的。
另外还有科技类史地类学术类的书，那就都不是作家编的了。
我们作家只编小说。
当然也有写戏剧的写影视的⋯⋯”　　“那又是些什么东西？
”　　我又一愣。
　　女警停止了记录，盯着我说：“别愣。
回答。
”　　我说那也都是些供人欣赏的，或者纯粹供人看了解闷儿的，好玩儿的东西。
说作家和编剧，属于同行不同工也不同酬的两类人。
按时下的说法，统称“码字儿”的。
说“码字儿”的这一种说法，发明权在王朔那儿⋯⋯　　男警和女警对视了一眼，嘴角儿都浮现了一
丝冷笑。
终于使我开始预感到，他们是有点儿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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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想八成小王朔也被如此这般地“审讯”过了。
　　“这么说，你和王朔是同行喽？
”　　我说：“是啊是啊。
岂止是同行，还是挺友好的同行。
我谦虚。
谦虚的人就不那么讨厌。
所以王朔不讨厌我。
而我则尽管和一切不讨厌我的人保持友好关系。
和为贵嘛！
”　　接着我就抱怨小说稿酬多么多么低而编剧稿酬多么多么高的不合理现象。
趁机也绵里藏针地说了王朔那小子几句坏话。
我已经感觉到他们对王朔印象不怎么样了。
我暗想我得划清界线。
正是“严打”的时候，谁知王朔那小子是不是因为什么鸡鸣狗盗的事儿被搂进去了呢？
该划清界线就得划清界线啊！
　　于是我最后又用话往回找补，佯装认真的样子说，其实我和王朔的关系也谈不上友好不友好的。
就我，啊，一位“有责任感”的，“有使命感”的，“有良知意识”的，常替平民尤其劳动者大众“
代言”的作家，那能和王朔是一路的作家么？
既非一路，所谓“友好”还不就是⋯⋯　　那男警突然竖起手掌，制止我表白下去。
接着对女警说：“记载在案吧。
他当属职业谎言制造和传播者。
不可救药的说假话的人类之一！
应归为甲级一类。
”　　说完对我大摇其头。
表情中有三分的厌恶，三分的惋惜，三分的公事公办，还有一分的见怪不怪。
　　我一听急了。
我说：“哎等等，等等，您不能这么给我也就是给作家下结论啊！
不错，我的，也是我们作家的职业，是要求我们经常编一些虚假的故事，编人们的感情投入，编人们
的眼泪。
但是普遍的人们的心灵，往往很需要这一种欺骗的呀！
这一种被骗的过程，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享受的愉悦的心理过程嘛！
编的能力差就是想象的能力差就是构思平庸就是⋯⋯”　　那男警又一次竖起了手掌。
　　“我抗议！
”　　他便取下了眼镜。
那一时刻我发现他那双黑眼珠竟变成红眼珠了。
像兔子的眼睛一样。
我顿觉脸上仿佛被两支烟头儿同时烫了一下，哎哟一声，身于朝后一仰，险些栽倒。
　　他冷笑着缓缓又将眼镜戴上了。
　　女警将脸转向他，低声说：“我们给王朔定的是甲级三类，而给他定甲级一类，会不会有失公道
呢？
”　　而他以不容改变的口吻说：“就这么定！
王朔还有改造成为一个不说假话的新地球人的希望！
而我看他几乎不可救药！
他这样的说假话的家伙，对我们所进行的伟大工程最具颠覆性！
他的性质当然比王朔严重！
甲级！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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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在案！
”　　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对我选择的将终生从事的职业，下定了具有公然的诽谤和诬蔑性质的错误言论之后，还不许我替自己
也替作家这一种职业进行辩护，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急赤白脸地说：“我不服！
我一百个不服！
今天我不和别人比，单只和小王朔比！
怎么他就有希望被改造成一个不再说假话的新地球人？
怎么我就那么的不可救药了！
最起码，我也得归在有希望一类！
要不你们也别对王朔怀有什么良好的希望！
也得把他归在甲级一类！
和我同归在不可救药的一类！
否则我是绝不答应的！
”　　“放肆！
”　　那男警倏地举臂朝我一指。
　　我又是一阵发愣。
由愣而有所省悟。
　　愣过后我开始冷笑。
　　女警告诫地说：“你别冷笑啊，冷笑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　　我旋即一板脸，也伸出了一只手，以针锋相对的口吻说：“两位，我不和你们理论了。
现在，我要看你们的证件。
请出示证件吧！
”　　“证件？
”——那男警将脸转向了女警，耸耸肩。
　　女警微笑了。
笑得十分之甜。
十分可爱。
　　她语调淡淡地说：“我们没有证件。
”　　我说：“没有？
那我可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冒牌的了！
”　　她说：“是的。
你有理由怀疑。
其实你早就怀疑了。
你怎么现在才开始怀疑呢？
”　　瞧她那模样，似乎认为我弱智。
　　那男警说：“而且，你怀疑得对。
我们不但是冒牌的。
也不是人。
”　　“不是人？
你？
她？
你们两位都不是？
这话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　　男警庄严地点点头。
　　女警也庄严地点点头。
　　“那你们究竟算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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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妖精？
”　　女警郑重地说：“我们不是鬼。
也不是妖精。
我们强调我们不是人，是按照你们地球人的思维逻辑而言。
我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　　“另一个星球？
”　　“对”　　“哪一个星球？
”　　“说了你也不知道。
”　　“怎么来的？
乘不明飞行物来的？
”　　“我们来到地球，并不需要乘什么。
想来，凭意念就来了。
”　　“哈，哈！
⋯⋯”　　我霍地站起，跨出几步，将房门一掌推开，冲他们吼道：“不管你们究竟是不是人，不管
你们究竟是打哪儿来的，也不管你们的企图是什么，都他妈的趁早完蛋去！
否则我一拨电话，三分钟后真的民警会赶来，你们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　　我想象着我的眼睛也红了。
因为我觉得它们在呼呼地往外喷火。
　　那女警缓缓将脸转向了男警。
看得出，他们之间，在面临挑战的关口，她还是要看他的眼色行事的。
　　那男警缓缓地站了起来。
并且，缓缓地，也是坚决地，摘下了他的墨镜。
他眼中竟射出两道红外线似的光线！
倏间我觉得胸前有两处像被烧红的铁钎子捅了两下，本能地朝后一跳。
低头看时，见衬衫上已出现了两个洞，露出两点灼红的皮肤。
　　于是我联想到了美国电影《女超人》中的相同情节。
又好气又好笑还很痛。
妈的，跟老子来这套！
无非是什么“特异功能”之类的小把戏。
老子不信旁门左道，不信邪，也不惧邪！
　　我顺手从墙上摘下了宝剑。
那是多年前从外地买回来的。
原本是为了健身的，却一直挂在墙上没动过，不想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
正应了宝剑两面所刻的字——没有必要不拔，不镇邪狞不插！
　　我当然是打算用宝剑威慑他们，喝令他们立刻从我家滚。
不料一抽，没抽出来。
再抽，还没抽出来！
什么他妈的龙泉宝剑！
也没沾过水，居然锈住了！
　　那女警瞧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掩口笑了。
我立刻明白不是宝剑锈住了，是她施的法术。
　　那男警又戴上他的墨境，随后轻轻地对我吹送过一缕冷气。
我顿觉全身僵硬，竟被“定住”了。
不，不是被“定住”了，而是被“冻”住了。
脖子以下，浑身无一处幸免地结了层冰。
你变成了一条刚从冰柜里取出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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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比是一串儿糖浆晶莹的糖葫芦。
　　幸而他“气”下留情，我的头还能转动自如，大脑没被冻住，思维能力仍保留着。
　　那男警则吸起烟来。
吸我的烟。
就见我摆在桌上那烟盒，自动立了起来。
一支烟不　　可思议地从烟盒里弹射而出，飘在空中。
奇妙地在空中表演了一番“舞蹈”。
仿佛一架世界上最新式的战斗机小模型，忽而竖起“机头”，陡直上升，忽而一个三百六十度大回旋
，俯冲下来。
他以意念将那支烟玩弄够了，一张口，烟便平稳而又准确地冲他口中飘移过去，被他双唇轻轻伤住。
他吐出的烟雾也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五颜六色，缤纷绚烂，美丽极了。
并且那一缕缕美丽的烟雾在空中迅速弥漫开，组成了一幅幅图画。
如同丹青大师们，以大写意粉墨泼画成的印象派国画。
　　女警问：“看到了么？
”　　我如果如痴地点了下头。
　　这一切太邪门儿了！
我这个从来不信邪不惧邪的人，那一天那一时刻，也不禁地对其邪信之惧之了。
　　女警说：“你可以开口讲话。
我们还没取消你开口讲话的权利。
现在我再问你，我们瞧着你的时候，你觉得身上很不自在是不是？
”　　我说：“是的，燥热。
”　　“知道为什么吗？
”　　“不知道。
”　　“因为你是一个爱说假话的人。
不是地球上最典型的一个，但却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说假话，或者像你，以编造虚假的所谓‘故事’欺骗地球公众，二者有些区别，但本质上同属于
你们地球人的一种病。
我们将你们地球人这一种病，定义为‘真话拒绝症’。
　　病灶起源于你们的脑。
我们对你们这种病，已经关注了几千年了。
如今你们发明了宇宙飞船，你们地球人已经开始登上别的星球了，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忧患
——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会将这一种病带到别的星球上，传染于整个宇宙。
所以，我们受命来到你们地球，更具体地说，是来到你们这一个国家这一座城市，进行直接调查了解
。
我们是另一个星球的两位科学家。
两位研究低文明星球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病理科学家⋯⋯”　　“你们妄自尊大！
”——我愤慨地叫嚷：“我们地球至少已经有五十亿年的生命了！
　　我们的国家至少已经有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了！
⋯⋯”　　她轻轻摇头，温良地微笑着。
一副高文明星球的人不和低文明星球的人一般见识的姿态。
　　这时满屋里已经垂悬着十几幅用烟雾交织成的半透明的“国画”了，而那男警正在　　一口一口
“创作”着玩儿。
叼在他嘴角的烟，仿佛永远也吸不短似的。
他口中喷出的烟虽然已经充满空间，五颜六色缤纷绚烂地浓一团淡一团，但是却不呛人。
非但不呛人，反而散发出种种芬芳。
种种我的嗅觉从未领略过的芬芳。
那芬芳沁我肺腑，使我香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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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直被迷幻了，内心里希望着他不停地将把戏玩儿下去⋯⋯　　我实在地看不惯女警那种不和
低文明星球的人一般见识的姿态，据理反问：“难道你们星球上就没有说假话的人么？
！
”　　“你说的对。
”——她眯起眼睛注视着我，表情变得异常之严肃了：“在我们那个　　星球上，的确没人说假话。
首先因为我们没有国与国之分，所以也就没有外交。
据我们统计，你们地球人百分之二十一点多的假话，是由于要达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目的。
其次我们没有统治者，所以也就没有政治。
据我们统计，你们地球人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假话，是由于统治的需要。
再其次我们没有商贸。
据我们统计，你们地球人在商贸过程中所说的假话，仅少于外交假话和政治假话。
但目前呈上升趋势，也许不久的将来，商贸假话就会高于外交假话和政治假话。
最后，我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势者，我们心中不会产生权势野心。
这一种野心，使你们许许多多的地球人以善于说假话为荣，为能事，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
而我们也没有知识者与非知识者之分，没有文化者与非文化者之分。
　　不少的假话，是你们地球人中的知识者和文化者，巧妙地替统治者说的。
我们翻开你们的历史一研究，假话比比皆是。
我们的星球上，更没有从事你这种不正当职业的。
在你们地球上，假话几乎是与你们每个人的生命共存的。
据我们统计，你们每个人一生所说的假话，几乎占你们每个人一生全部语言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特殊的年代，对某些特殊的人所作的统计，竟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你们的儿童从五六岁起，就受你们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和教唆开始说假话了！
对于主宰一个星球的权威生命群体而言，这是相当可耻的！
你们这一种差不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传染病的病毒，从你们进入你们所谓的文明时期以来，就一直
在向宇宙空间挥发着，严重污染着宇宙空间，毒害着其它星球上的高智能高文明生命。
所以，我们要对你们实行一次小小的警告，也可以说一次小小的惩罚。
当然，用你们地球人的话说，我们的目的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乃是我们的一项很有宇宙深远意义的工程。
好比你们的‘希望工程’、‘智力工程’、‘绿色环保工程’什么什么的⋯⋯”　　我只有一动不能
动地，默默地听着的份儿，觉得她严然是在向我宣读判决书似的。
　　同时我心中对她充满了感激。
感激她注视着我的时候，双眼是眯着的。
如果她不是这样，如果她在异常严肃之时对我的脸咄咄而视，那么我的脸上可能早已被灼起泡来了！
足见这外星外来的年轻又漂亮的女郎，本性还是善良的。
并不打算干净彻底地灭掉我这个地球上的不可救药的“职业谎言制造和传播者”。
感激之余，我也不免地觉得委屈。
我算什么呀，不过一个靠“码字儿”养家糊口的小子，要论职业什么什么者，再怎么轮也不该轮到我
呀！
“殊荣”该归别的许多更体面的人物啊！
干嘛“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呀！
　　“你觉得委屈？
”　　我说：“是的。
我觉得委屈。
”　　她说：“其实你不必觉得委屈。
用你们地球人的话讲，我们是很懂政策的。
我们将　　你归在甲级一类，是非常符合你的病况的。
比你病况还严重的当然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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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她翻开夹子，用细长的，五月的葱白一样迷人的手指点着又说：“他们，他们，还
有他们！
不是都归在特级、超级、超特级了么！
⋯⋯”　　我看到的是一行行此前令我肃然起敬的姓名，我不禁地替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同时我
自己的委屈也就少多了，心理也平衡多了。
　　“你是我们所直接统计的第九千九百九十七个地球‘真话拒绝症’患者。
今后七天，也就是你们地球人所说的一周内，如果你们这座城市的一类假话和谎言累积率超过一千万
句，我指的是一周之内的累积率，那么我们对你们的惩罚，将会首先从你们的身体上体现出来。
我们累了，说你们的话，扮作你们的人形，对我们是不愉快的⋯⋯”　　于是女警将脸转向了男警。
　　于是男警终止了他的把戏。
　　于是那一支叼在他嘴角的烟，自动飘开，又回归到我的烟盒里，像根本没被吸过一样。
　　于是他们开始用他们的语言对话。
那当然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一种语言。
发言美妙如一段段乐曲。
　　忽然他们的身体开始萎缩。
转眼间只剩下两套男女警服在沙发上，并且不可思议地自动叠好。
还有他们穿过的鞋袜内衣内裤之类，统统自动叠好，自动摆放在两套警服上⋯⋯　　施加于我的“定
身法”被解除了。
　　我身上的冰化了。
但是衣服却丝毫也没湿，也没有一滴水珠掉在地上。
　　满空间悬垂着的那些由五颜六色缤纷绚丽的烟雾组成的“国画”，也倾刻间消失净尽。
　　我怀疑自己刚才做了一场白日梦。
但沙发上的东西证明不是梦。
还有弥漫在室内的芬芳，以及⋯⋯我衬衫上的两个洞，我胸上两处被灼伤的焦点⋯⋯它们开始疼起来
⋯⋯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药。
找来找去大失所望。
因为我家里从没储备过治灼伤的什么药。
而我已感到疼痛加剧。
　　这时妻子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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